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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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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对生活事件与抑郁情绪的调节作用，为青少年抑郁情绪的

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于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按照上海市某区该学年初高中生的比例和学校类

型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 6 所初中和 3 所高中的 5 491 名青少年学生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采用自编

一般情况问卷、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11 项）、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长处和困难问卷亲社会行为分

量表进行测评，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亲社会行为的调节效应。结果 相关分析显示，生活事件与抑

郁呈正相关（r=0.290，P ＜ 0.05），与亲社会行为呈负相关（r=-0.183，P ＜ 0.05），亲社会行为与抑郁呈负相

关（r=-0.475，P ＜ 0.05）。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亲社会行为的调节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0.060，P ＜ 

0.05）。低亲社会行为时，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正向预测作用较强（β=0.260，P ＜ 0.01）；高亲社会行为时，

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正向预测作用较弱（β=0.140，P ＜ 0.01）。结论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在生活事件与

抑郁情绪之间具有调节效应，随着亲社会行为水平的升高，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的影响逐渐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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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prosocial behavior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clinical implic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8 to March 2019， 5 491 young students from 6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3 high schools were selected by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and the types of school in a district of Shanghai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n general information， 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11，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Subscale of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were adopted in 
the test.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social behavior were analyzed by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Results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score of life event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depression （r=0.290， 
P ＜ 0.0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prosocial behavior （r=-0.183， P ＜ 0.05）. The score of 
prosocial behavior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depression （r=-0.475， P ＜ 0.05）.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social behavior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β=-0.060， P ＜ 0.05）. At low prosocial behavior，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is 
strong （β=0.260， P＜0.01）. At high prosocial behavior，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was weak （β=0.140， P ＜ 0.01）. Conclusions Prosocial behavior could modertae the relationship of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With the increase level of prosocial behavior， the effect of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de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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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depression）是一种负性情绪，可表现为情

绪低落、兴趣减退、自我评价降低等，是青少年时期

一个严重的问题，可引起学业不良、社会功能损害，物

质依赖甚至自伤、自杀等行为［1-2］。近年来，我国青少

年抑郁情绪发生率有逐年上升且年轻化的趋势［3］，

因此关注青少年抑郁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情绪与其经历的生活事

件如转学、学业失败、重大疾病、受惩罚或丧失等有

关［4-5］。心理韧性理论认为，当个体经受对其心理发

展产生威胁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时，会利用各种保护

因素应对以维持其生理和心理的平衡。保护因素除

了能直接作用于抑郁情绪外，还能与危险因素产生

交互作用，从而调节压力事件与抑郁情绪的关系［6］。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是人们在社会交

往中表现出来的帮助、关心、合作、分享、同情、安

慰等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群体的行为，是人与人交往

过程中良好关系维持的基础［7］。研究表明，亲社会

行为与青少年抑郁情绪呈负相关［7］，可能是青少年

抑郁的一个保护因素。因此，本研究以在校青少年

为研究对象，探索生活事件、亲社会行为与抑郁情

绪的关系，并分析亲社会行为在生活事件对抑郁情

绪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旨在为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干

预提供参考。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于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按照

上海市某区该学年初高中生的比例和学校类型采用

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6所初中和3所高中的学生进行

横断面问卷调查，选中的学校所有年级以班级为单位

参与调查。共发放问卷 5 491 份，收回问卷 5 006 份

（有效应答率为 91.2%），剔除无效、缺项问卷 47 份，

剩余 4 959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0.3%）。本研究经

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批准号：2017005），参与本调查的学生监护人均已

签署知情同意书。

2. 研究工具：（1）自编一般情况问卷。内容包

括编号、性别、民族、年龄、家庭类型、自评家庭经

济情况、父母婚姻关系状况等，其中家庭类型按照

家庭内部组织方式分为核心家庭（仅夫妻和孩子）、

大家庭（与祖父母等同住）、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寄

宿家庭 5 种类型［8］，家庭经济情况自评为好、中、差 

3个等级，父母婚姻关系分为和谐、一般、不和、离异

4个维度［9］。（2）Kutcher青少年抑郁量表（11项）（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11，KADS-11）［10］。 

该量表是由加拿大Dalhousie大学Stanley Kutcher教授

编制的用于筛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自评量表，适

用年龄为11～17岁。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杜亚松团

队将其引进中国，在国内的研究显示有较高的信效

度［10］。该量表共有 11 个条目，各条目按 0～3 级评

分，总分范围为 0～33 分，其临界值为 9 分。在本研

究中，该量表总分代表抑郁得分，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3）长处和困难问卷（学生版）（Strength 

and Difficulty Questionnaire，SDQ）［11］亲社会行为分

量表。该量表是由 Robert Goodman 根据 DSM- Ⅳ和

ICD-10 在 Rutter 儿童行为问卷基础上编制，有 3 个

版本，分别为学生版、父母版和教师版，常被用于儿

童青少年精神健康状况评定。上海市精神卫生中

心杜亚松团队将量表引进中国，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该问卷有 5 个分量表，分别为情绪症状、同伴

关系、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及亲社会行为，其中

亲社会行为共包含5个条目，按照0～2级评分，0分 

表示不符合，1 分表示有点符合，2 分表示完全符

合，总分为各条目得分总和。在本研究中，该分量

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4）青少年生活事件

量 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

ASLEC）［12-13］。刘贤臣等根据国内外文献，结合我

国青少年特点编制了 ASLEC，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可用于评价青少年生活事件发生的频率及应激

强度。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含有27项负性生活事件。

事件未发生评为0分；若事件发生过，按照事件对其

影响程度进行选择，采用5级评定，1分，无影响；2分，

轻度；3 分，中度；4 分，重度；5 分，极重度；各事件

评分之和为总应激量。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92。

3. 质量控制：所有的青少年学生均自愿参加，

由班主任老师统一发放问卷，调查过程中各个班级

配有 1 名受过培训的调查员负责现场答疑、问卷的

现场质控和回收。

4. 统计学方法：使用 Excel 建立数据库，采用

【Key words】 Depression； Adolescent； Prosocial behavior； Life events； Moderating effect
Fund program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und of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PKJ2017-Y67）； Ke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Pudong Health Bureau of Shanghai （PWZxk2017-29）； 
The Outstanding Clinical Discipline Project of Shanghai Pudong（PWYgy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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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频

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数据检出率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用均数±标准差（x±s）
表示。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评估各变量间的相关

性，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和简单斜率分析进行调

节效应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二、结果

1. 一般人口学情况及抑郁情绪阳性检出率： 

4 959 名青少年中，年龄（14.12±1.78）岁，最小 11 岁，

最大 18 岁；年级涵盖 6～12 年级，其中 6～9 年级为

初中生，10～12 年级为高中生；其在性别、学段、民

族、家庭类型、自评家庭经济情况、父母婚姻关系状

况等方面的构成情况见表 1。

经过筛查KADS-11≥9分的青少年共有984名，

抑郁情绪阳性检出率为 19.8%（984/4 959），其中男生

为 19.3%（469/2 428），女生为 20.5%（519/2 531），性别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10，P=0.30）。

表1 4 959 名青少年的一般人口学特征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2 428 48.96

 女 2 531 51.04

学段

 初中生 3 169 63.90

 高中生 1 790 36.10

民族

 汉族 4 853 97.86

 少数民族 106 2.14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3 056 61.63

 大家庭 1 448 29.20

 单亲家庭 279 5.62

 重组家庭 126 2.54

 寄宿家庭 50 1.01

自评家庭经济情况

 好 1 856 37.42

 中 2 463 49.67

 差 640 12.91

父母婚姻关系状况

 和谐 4 435 89.43

 一般 105 2.12

 不和 63 1.27

 离异 356 7.18

2. 青少年生活事件、亲社会行为与抑郁得分的

相关分析：青少年抑郁情绪得分为（3.85±1.99）分，

生活事件得分为（18.91±4.52）分，亲社会行为得分

为（7.83±2.39）分。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

活事件得分与抑郁得分呈正相关（P ＜ 0.05），亲社会

行为得分与抑郁得分呈负相关（P ＜ 0.05），生活事件

得分与亲社会行为得分呈负相关（P＜0.05）。见表2。

表2 青少年生活事件、亲社会行为与抑郁情绪的

相关分析（r 值）

变量 抑郁情绪 生活事件 亲社会行为

抑郁情绪 1.000 - -

生活事件 0.290a 1.000 -

亲社会行为 -0.475a -0.183a 1.000

  注：aP ＜ 0.01； - 无

3.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对生活事件与抑郁关系的

调节效应：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亲社会行为

对生活事件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为减少多重共

线性，首先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标准化处理

后的自变量（生活事件）和调节变量（亲社会行为）相

乘得到交互项。分层线性回归分析中，第 1 层放入

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民族、家庭类型、家庭经济

情况、父母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第 2 层放入生

活事件、亲社会行为检验主效应，第 3 层放入生活事

件 × 亲社会行为检验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控制人

口学变量后，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有正向预测作用

（P ＜ 0.05），亲社会行为对抑郁情绪有负向预测作用

（P ＜ 0.05）；交互作用项生活事件 × 亲社会行为的回

归系数在以抑郁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提示亲社会行为在生活事件对抑

郁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见表 3。

4. 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分析：为进一步探索亲

社会行为在生活事件与抑郁关系中调节作用的特

点，进行简单斜率检验［14-15］。将亲社会行为得分按

均数分为高低两组，然后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是生活事件，因变量是抑郁。检验结果显示，

亲社会行为水平较低时，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的正

向预测作用较强（β=0.260，P ＜ 0.01）；亲社会行为水

平较高时，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较

弱（β=0.140，P ＜ 0.01），即与高亲社会行为的青少年

相比，低亲社会行为青少年的生活事件对其抑郁情

绪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见图 1。

讨论 本研究显示，上海市在校青少年的抑郁

症状检出率为 19.8%，低于徐宁等［4］使用相同量表

对上海市初中生抑郁的调查结果，究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抽样方法、研究设计、研究所覆盖的学校类型、

年级和区域不同所致，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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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未发现在校青少年的抑郁情况存有性别差异，与

徐宁等［4］和张良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但张敏莉

等［17］的研究发现，青春期女生抑郁症状的发生率

高于男生；而刘飒等［18］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男生的

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女生。目前，青少年抑郁情绪

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仍有争议，可能与研究对象的

选择、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教育体制等多种因素

有关，尚需进一步研究。

生活事件是影响青少年抑郁情绪的重要因素

之一，本研究发现，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有明显的

正向预测作用，生活事件量表得分越高，其抑郁情

绪得分就越高，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5］。青少年由

于其生理和心理的不成熟，在经历生活中的各种变动

时，应激能力较差，易产生不安、焦虑、抑郁等情感体

验，使其情绪向消极方面发展［7］。但并不是所有经历

负性生活事件的青少年都会出现抑郁情绪，个体的某

种素质在抑郁情绪的产生过程中可起缓冲作用。

本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得分越高，青少年抑郁

情绪得分越低，既往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19-20］，
提示亲社会行为是青少年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可
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本研究还发现，亲社
会行为能够缓冲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的影响，即亲
社会行为影响生活事件与抑郁情绪之间关系的强
度。对于高亲社会行为的青少年而言，生活事件对
抑郁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弱；而对于低亲社会行
为的青少年而言，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的正向预测
作用较强。亲社会行为是个体在社交情境中有意识
地作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在接受者获益的
同时还可促进交往双方关系的和谐［21］。亲社会行
为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行为，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社
会化的重要部分，对个体的健康发展和社会适应具
有重要意义。青少年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越多，其
拥有的积极情绪越多，自尊水平越高，学业表现越
好，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也越高［21］。除此之
外，高亲社会行为还可以促进人际关系，使青少年能
够更多地感知到来自家庭和同伴的社会支持，可以
更加有效地应对抑郁、孤独及焦虑等负性情绪［22］，
缓冲生活事件对个体情绪的不良影响，对遭受负性
生活事件的个体起到保护作用。低亲社会行为的青
少年通常拥有较低的家庭支持和同伴支持，社会支
持的匮乏使亲社会行为的积极保护作用减弱，因此
当其遭受负性生活事件时容易出现抑郁情绪。

由于亲社会行为等保护因素使经历负性生活事
件的青少年群体出现分化，从而使得部分青少年未出
现预期的抑郁情绪。事实上，除亲社会行为外，还有
一些保护因素也可能在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的影响
中起着调节作用，这些保护因素不仅可来自个体内
部，也可来源于家庭、学校、同伴和社会，其是如何对
青少年抑郁情绪起保护作用需要今后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
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亲社会行为可在两者的关系中
起调节作用，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生活事件与抑郁
情绪的正向关系越弱。该结果提示学校心理健康工
作者在加强青少年应对生活事件能力的同时，还可
以通过挖掘保护性因素如帮助青少年发展更多的亲
社会行为缓冲生活事件对个体情绪的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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